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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以遗孀或汤一介的未
亡人的身份来谈他，我更想从一位
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的角度
来谈，谈我们共同置身的历史，我们
的周遭，还有我们共同知悉的知识
分子的历程。”说这番话，是2015年乐
黛云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上，
这位年逾八十的学术女性一直保持
的独立由此可见一斑。

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远郊劳
动改造，“文革”中被迫到江西办草
棚大学，20年的艰难时光，并没有让
乐黛云变得谨小慎微，相反她的学
术活力在困厄中沉积、等待爆发。

“文革”刚一结束，北大来了欧
美留学生，别人避之不急，乐黛云却
不在意。对这个留学生班三年的教
学，全然改变了乐黛云后半生的学
术轨迹。为了讲课，她突破当时教中
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大胆讲起
了徐志摩、艾青等“资产阶级”作家。

在备课的过程中，乐黛云发现
中国现代文学离开了西方文学是不
可能讲的。由于和留学生接触，乐黛
云看到了许多国外研究鲁迅的论

文。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乐黛云
就曾对鲁迅思想有过较系统的研
究，对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
说》《破恶声论》很感兴趣。鲁迅“掊物
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的社会
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的学术理想，对乐黛云影
响颇深。待1982年在哈佛大学与国外
学术界充分沟通后，乐黛云更像发
现了一个新天地。

1984年，深圳大学组建，邀汤一
介兴办国学研究所，请乐黛云担任
中文系主任，并在那里建立中国第
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乐黛云在此
后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比
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不一样
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
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
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产生于中
西文化的交流之中。

乐黛云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比
较文学研究所教授戴锦华曾说：“在
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
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和

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
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 乐黛
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
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
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
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

戴锦华一直记得第一次应乐老
师邀请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
的情景：“与众友坐等开幕式之时，
仰望主席台上黑压压地满坐着男性
学者。但见乐老师与饶芃子老师相
携登台，从容坐上主位。轮到我斗
嘴：‘女人无须多，坐中间就是了。’一
干女学者乐不可支，强忍笑声。”

如今，87岁的乐黛云很少在未名
湖边散步，时常在家中抚弄古琴的
她，依然坚持学术研究，《朝向人类
命运共同体》《跨文化对话》丛书精
选辑均在下半年出版。她一直记得
公公汤用彤生前说过的一段话，“你
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
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
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
知的底层中发展”。沉潜二字，已铭
刻在了乐黛云心里……

乐
黛
云

未
名
湖
畔
采
撷
东
西

1931年，乐黛云生于贵阳一个
富足有文化的家庭。父母都是新派
人，四岁就送她进天主堂，跟一位
意大利修女学钢琴。

在贵阳女中的三年初中生活，
是乐黛云爱上文学与戏剧的起
点。那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
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师资，乐黛
云后来还记得她最喜欢的国文课
老师，“朱（桐仙）老师很少照本宣
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和造

句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
本《德伯家的苔丝》，讲了整
整一学期。三年国文课上，
我们听了《无名的裘德》
《还乡》《三剑客》《简·
爱》，这些美丽的故事深
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
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
国文课。”

到了高中，乐黛云更是
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

当时，傅东华翻译的《飘》风靡
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
物，乐黛云和母亲也时常为此发生

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
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礼的崇拜
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
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
德。”

难得的是，乐黛云的父亲并没
有“缺席”对女儿的教导，觉得她对

《西厢记》《红楼梦》《西游记》这些
古典文学名著一问三不知，太不像
话，就让乐黛云多读。“我慢慢也喜
欢起来，高中时痴迷《红楼梦》，读
了好多遍……我开始觉得，中国

（文学和文化）不是比不上西方，只
是不一样。”

很显然，乐黛云不是小家碧玉
型的才女。17岁那年，为了冲出山
城老旧的封闭生活，乐黛云执意要
考到北京去读大学，为此与呵护她
的父亲多次争吵，甚至以死相威
胁，“我考取了5个大学，有北京大
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
我就一心一意要上北大。”那时正
好共产党围城北京，一个大姑娘到
了北京以后举目无亲如何是好。可
乐黛云在母亲的暗中支持下，还是

到了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
墙碧瓦，唱着有可能被抓去杀头的
禁歌，乐黛云真觉得是来到了一个
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她曾
这样宣示自己：“与其凑合地活着，
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报考北大的时候，乐黛云填的
是英语系，因为阅卷的沈从文先生
欣赏她的作文，就转到了中文系。
当时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高规格
的师资配置令乐黛云受益匪浅，大
一的课程包括沈从文先生的国文

（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作品分
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
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乐黛云
后来回想，认为是北大一年级的时
光注定了她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
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

乐黛云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
的执着与激情，积极向前是她人生
的底色。她是北大学生运动的积极
参与者，作为唯一代表到捷克斯洛
伐克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和同学一
起秘密出版地下刊物，还起了个

《当代英雄》这样扎眼的名字。

>> 积极向前是人生的底色

乐黛云没有想到，北京大学不
仅是她学术生涯的起点，亦是她婚
姻家庭的归属之地。

那时的北大校园里，汤一介是
专注学术、儒雅内敛的大师之子，父
亲汤用彤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
席，乐黛云是热情奔放、传递革命思
想的“小火苗”，他们在革命的年代
相知相遇，在动荡的年代相互扶持。

“我跟汤一介终究不是一般的
市井夫妻。”乐黛云曾在公开场合这
样总结二人的感情，“他写《人生要
有大爱》，我们俩开始交往的时候就
是那样的，去南苑农场劳动，中午大
家坐草地上休息，我穿了一个工裤，
有个兜，他摘了两根小草装我兜里，
说了一句话：‘我这就交给你了。’我
说：‘那好吧！’我们就好下去了，非常
简单。”两人结婚决定不住在家里，
因为要跟知识分子家庭划清界限。

令乐黛云感动的，是汤一介的
父母对这对年轻伴侣的包容：结婚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夫人找了家大
饭店请至亲好友吃饭，毕竟汤一介
是汤家长子。汤老先生要新婚夫妻

参加，小两口却认为那是旧风俗习
惯要抵制，两个人都没去。“这种行
为现在看来其实很过分，一定很伤
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不
动声色，连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婚后乐黛云和汤一介的生活，
显示出在学术上同样有追求的乐黛
云“霸道”的一面。因为家里地方小，
书太多，两人时有争执：“当然，我和
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
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
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
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
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
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
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
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
有办法。”

只可惜，这样温馨的生活场景并
没有持续太久。1958年，乐黛云被北京
大学中文系定位为“极右派”。在当时
的北大，因为家庭分裂、夫妻反目而
自杀的并非个例，但乐黛云说：“我跟
老汤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死。”汤一介
一直认为乐黛云不是右派，他甚至跑

到中文系去跟人说：“乐黛云17岁入
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生完大儿子
汤双八个月，乐黛云被下放，留在城
里的汤一介每个礼拜会给妻子写一
封信，每个信封上都写“乐黛云同
志”，领导找汤一介谈话，不许称呼乐
黛云为“同志”，但他还是坚持写信，
坚持称呼“同志”。“文革”期间，汤一
介被定为哲学系的“黑帮”，每天都要
接受批斗，乐黛云担心汤一介被定罪
带走，就常在汤一介挨斗时，坐在哲
学系楼下的台阶上守着，时刻掌握丈
夫行踪。

汤一介有篇《同行在未名湖畔
的两只小鸟》的文章，其中深情地写
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
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
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
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
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
同行。”2014年汤一介先生走完人生
最后一程，乐先生以“你的小黛”向
相伴六十多年的丈夫做最后的书面
告别。她写道：“未名湖畔，鸟飞何疾，
我虽迟慢，誓将永随。”

>> 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 与汤一介终究不是一般的市井夫妻
有人说，北京学术

界有三代学术夫妻：钱
锺书和杨绛、汤一介和
乐黛云、陈平原和夏晓
红。这当中，不少学术
圈外的人听说乐黛云，
是因为她的先生———
哲学家汤一介（1927-
2014）。两人在未名湖
畔携手漫步，从中年到
老年，曾是燕园一景。

实际上，乐黛云不
仅是“同行在未名湖
畔”的身影，在上世纪
80年代，她的名字还与
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
眼的学科重叠在一起：
比较文学。

作为比较文学的
奠基人与确立者，独居
的乐黛云尽管已极少
出现在北大学生中间，
其学术身份却依然活
跃：今年下半年，乐黛
云所著的《朝向人类命
运共同体》一书出版，
主编的《跨文化对话》
丛书也出了精选辑。阅
历波折的她回望往昔
时感叹，“我的学术生
涯充满了种种偶然”，
而这点点线线连成一
片，造就了属于乐黛云
自己的学术史。

年轻时的汤一介、乐黛云

□
徐
静


	A09-PDF 版面

